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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烟波浩淼、风光旖旎的微山湖畔，郑守义在王善人家当长工时，和王善人的姨太太小芳好上了
，王善人为了要儿子，就故作不知道。
不久小芳怀孕，正当郑守义和小芳要私奔时，王善人雇微山湖的土匪李二爬子暗杀郑守义，可李二爬
子因感到王善人家有钱，反而把王善人家打劫，还杀了王善人的老婆和几个下人，小芳被掳到微山湖
里，李二爬子要小芳当压寨夫人。
沛城吴公馆公子吴迅祥嫖娼时，被未婚妻陈玉芝发现。
郑守义去陈玉芝家的饭庄卖藕，不久和陈玉芝私奔逃到微山湖，吴迅祥把郑守义家的房子烧了。
小芳的姐夫白清太把小芳诱卖到微山湖里的妓女院“水上漂”。
郑守义的儿子被李二爬子绑架，是王善人施展的花招。
吴迅祥去“水上漂”嫖娼，把小芳赎出，吴老爷子极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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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夫，江苏沛县人，网名歪脖子大柳树。
曾做过中学老师，现供职某机关。
2002年出版《微山湖祭》，都市情感小说《边缘之舞》即将出版。
作品笔力如檩，才情如泉，望文心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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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欲望燃情　　民国十八年。
　　郑守义惶惶地回大刘庄不久，王善人就派人用牛车把粮食给送来了，大口袋小口袋满满一车，让
郑守义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也就在这个时候，郑守义感到带小芳私奔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岂不把自己的名声搞臭了！
而如果把王善人杀掉，小芳岂不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自己的女人？
但又立马感到自己太恶毒了，毕竟王善人对自己不错，这也与自己做人要仁义的信条大相径庭，禁不
住浑身燥热了起来。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郑守义还是决定把王善人杀掉。
男子汉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
没什么好犹豫的！
　　那天晚上，郑守义在自己家里，守着山岸一样的一堆粮食，喝了几两烧酒，一夜睡得特香。
醒来，天已大亮，外面正有些人七嘴八舌地说着王善人家中的不幸，如何如何。
郑守义“腾”的一声跳下床，穿上鞋，打开门，撒腿就朝邻村王堂跑去。
　　王善人家昨夜遭土匪打劫了。
十八间房屋全烧得塌了架，明火是扑灭了，但依然冒着烟。
整个王家大院一片狼藉，弥漫着血腥味的烟雾。
王善人的夫人王赵氏加帮活的六人全被杀死，现在七具死尸躺成一排，惨不忍睹，围了不少人，个个
泪水涟涟。
　　郑守义未见到小芳的尸体，心里便有阵窃喜，可小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又生出许多焦躁和辛
酸，更为没有听小芳的话，两人早早地私奔了而后悔难当。
　　小芳的父母也来了，黯然销魂，向隅而泣。
　　郑守义在劝说小芳父母的同时，自己的眼睛也红了。
　　王善人幸免于难，坐在那黑着脸，隐隐有泪光闪现。
　　此时，郑守义想到昨天有杀掉王善人的决定，就战战兢兢地来到王善人跟前道：“王善人，狗日
的土匪太可恶了⋯⋯你要想开点啊！
”　　王善人两只大廓落落的眼睛里掠过一种奸诈的阴影，暗自咬了咬牙没吭声，像是被悲痛、愤懑
拿捏得张不开口一般。
　　郑守义站在那就有点不知所措，困窘地?了?头。
　　不一会儿，来王家帮活的六具死尸被其家人抬走了。
　　王善人当天让人买口上好的棺材，次日成奠，第三天就让王赵氏入土为安了。
而真正把王善人打倒的是连一个给王赵氏摔丧架灵的儿子也没有。
　　王善人把暗杀郑守义的事自然就放在了一边。
　　微山湖，东南到韩庄，西北到济宁，南北长约三百里，最宽处约四十里，湖中有京杭大运河，南
达杭州，北至北京，又是两省七县的交界处。
　　大刘庄位于微山湖西的湖西大堤下，西北六里是胡寨，二十八里是沛县城，几乎是三点一线。
翻过湖西大堤是几十米宽的京杭大运河，河道边湾着渔帮；河对岸是狭长的柳林地带，疏疏的林子淡
淡的风，两檐到地的窝棚散布其间；往东是一望无际绿波滚滚的芦苇荡；再往东便是云烟浩渺的湖面
，鸭栖岸渚，水鸟飞天；而东南那隐隐绰绰的就是饮誉八方的微山岛了。
　　微山湖盛产莲藕，一年三季扒藕，春看粗壮的叶芽，夏认红边红筋的叶子，秋找跑莛的青梗，藕
塘连着藕塘。
微山湖里到底有多少藕，就没有用藕别子挑完的时候。
而微山湖的任何一处，有水就有鱼，四孔鲤鱼、草鱼、马龙棍子、乌鱼、鳝鱼、鲇鱼、咯鱼、撅嘴鲢
子、蓟花鱼⋯⋯不胜枚举。
一到农闲时，人们三五成群，挎着篮子，背着干粮，跑山饿湖，杀进微山湖，太阳才东南，篮子就满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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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鱼吃不完，或腌咸鱼或晒干，或在火堆里烧烤或在鏊子上煎炸。
到了秋季，或采菱角或采莲蓬或采鸡头米，去皮晒干，吃到来年这时候。
到了冬季，或割湖草或割芦苇，割了湖草或喂牲口或烧锅，割了芦苇或打席或编篓子或掐折子或织箔
盖屋或夹篱笆院或卖给远路的，采来芦苇花子打毛窝，暖和无比。
到了大旱之年，水位下跌，人们就到湖滩开垦湖田。
土地肥沃，抓一把流油，那种湖麦盛况有民谣为证：　　一湖月色一湖银，　　一湖歌声一湖人。
　　一湖耧车叮当响，　　一湖人儿种黄金。
　　人说靠山吃山，靠湖吃湖，到了灾年，微山湖更是周遭几十里人们的衣食父母。
　　大刘庄原本只是几家刘姓靠缠湖为生的窝棚，因其东边就是渡口，来往微山湖十分方便。
再者，这里人少地多，因而好多在他乡穷困潦倒混不下去的人家也在此跟着搭建起窝棚住了下来，尤
其灾年，人家越来越多。
现在已是两百多户的村落了，往年的窝棚大都变成了土墙屋。
这里的村民乐于在屋前房后栽柳树，生个丫头，栽棵柳树，出阁时好做嫁妆，人到四十，栽棵柳树，
老了好做棺材。
数数，光对抱粗的柳树就有五百多棵。
夏天，蓊蓊郁郁的柳树笼罩着村里的房舍，和大堤上的树木浑然一体，哪里还见村庄！
起风时，树梢飘来荡去，犹如波涛澎湃，巍巍壮观。
　　郑守义老家祖籍山东梁山，那年一连几个月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是他爹娘带他逃荒落到此处的
。
郑守义的爹娘相继过世，留给他两小间低矮的土墙屋，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其他亲戚，就他孤孤单
单的一个人。
如今郑守义已十九岁，高大魁梧，强悍有力，背阔肌、胸大肌、三角肌、肱二头肌，一疙瘩一疙瘩地
鼓涌出来，身躯黝亮光滑，结结实实一种铁色，一双浓眉透着英俊之气。
他一年两季都在王堂王善人家锄二八，能吃，每顿四五斤饭不在话下。
也能干，且活干得也漂亮，很受东家喜爱，一到农忙便及早地叫他过去。
王家的饭很足，他吃多少就有多少，以致郑守义在王家的三年之中，日益雄壮了起来。
　　王洪宣年轻时爱赌，四十四岁那年突然时来运转，一夜之间赢了六十亩水田地，黄牛两头，高头
大马一匹，转眼成了暴发户。
从此，王洪宣金盆洗手，并精打细算地过起日子。
没过几年，王洪宣家已是骡马成群，好地三百余亩，一拉两进院十八间房屋，皆是青砖青瓦牡丹盘脊
，大门上挂着“积善人家”的大幅字匾，门两旁立着两个大石狮子，很气派。
王洪宣秉性温良，谁家有灾有难他都要帮衬一把；谁家缺粮断顿了，只要到他门上去，少不了三斗五
斗，谁家无钱治病或出丧，他总是慷慨解囊，于是，人称“王善人”。
　　王善人发妻王赵氏，过门第二年生了个千金后，就再没隆起过肚皮。
如今闺女已嫁，很是孤寂。
家景一年比一年看好，无奈无人传宗接代，纵有千亩良田万贯家产又当如何？
王善人每每想起此事便悲伤不已。
　　王善人把老佃户田家的二丫头小芳接过来以后，就夜夜泡在小芳屋里折腾，把些精力气力几乎全
消耗在了小芳身上。
可几个月下来小芳的肚皮依然如故，这让他做男人的自尊心一败涂地。
可小芳又是那么的迷人，每当王善人面对小芳那隆起的颤悠悠的胸脯的时候，心里又“怦怦”直跳，
神不守舍了。
这时，王赵氏就会啧着嘴，恶狠狠地道：“你还要老命不？
”王善人就只落下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叹了。
　　现在小芳一人躺在大面床上，就感到这床特别宽大，横竖有余。
横竖睡不着，就抱着双膝出神，越看越觉得这床上缺个人似的不圆满，就想起了和王善人在这张床上
的一回又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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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过程如同白开水泡馍，一点儿味道也没有，让她一次比一次麻木。
有那么一两次，她刚有点感觉，可王善人却不行了。
没有那种感觉痛苦，有了那种感觉无处消耗就更痛苦。
她已切身感到和王善人没戏，而王善人却占着茅坑不拉人屎。
　　老不死的！
　　可她偏偏又知道男女那种事是十分销魂的！
　　邻居三嫂刚过门时她听过房，是在一些半拉孩子和婆娘熬困走后去的。
　　头天晚上去站得腰酸腿疼，第二天晚上她又去了，是扛着高凳子去的。
　　对男女之间的事情，这时的她还没有经历过，但她从成年人之间的笑骂和婆娘骂街的话里已感悟
一些。
她似乎对那些行为动词也有了一定或模糊的了解，并能感悟到，不管是谁，在嘴上动用那些行为动词
的时候都好像是恶狠狠的，但心里却是甜蜜蜜的，或是张扬我在谁身上享受过了，或是张扬我把谁的
身子糟蹋了。
由此可见，那些行为动词真是太好了，既可以用来享受，又可以用来糟蹋人。
那些行为动词因人不同也有好坏之分，女人若不是和自己的男人动用那些行为动词那就是“坏”。
西庄的那个谁，丈夫一不在家就和别的男人动用那些行为动词，玩弄那些行为动词，就被街坊邻里戳
脊梁骨，显然，这就是“坏”。
像三嫂和三哥这样动用那些行为动词就是“好”，无可非议，冠冕堂皇，当然也就不怕谁来听房了，
爱说什么可着自己的心意，爱让床如何“吱吱”地叫也可着自己的心意。
暖了那么多年的凉被窝，铆了那么多年的劲，终于有了出处，不撒点欢，弄点景，可着劲地领会那些
行为动词的妙处，岂不是太亏本了嘛！
　　男女成亲的时候是要拜天地的，就是要让女人在众人面前确认男人是天，女人是地，也是在向女
人灌输天在上面，地在下面的玄机。
　　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三嫂的床就发出了“吱吱”的声响，且还伴随着含含混混、哼哼唧唧
、欲罢不能的声音漫灌而来，这就使早已心猿意马、心旌摇曳的她，立马浑身瘫软⋯⋯　　她现在很
想能有一个男人突然杀过来，给她动用那些行为动词⋯⋯可理智告诉她，想想是可以的，但，就是不
能“坏”，因为她没忘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哪个庄的小妮子了她现在想不起来了，好像她们还见
过面——说有一次去听房，没想到有个大男人也在那听房。
小妮子本该转身走的，可小妮子大概被房里的动静所打动，就没走，结果，糊里糊涂地就被那男人在
窗户旁抱住。
小妮子本能地想张嘴喊，可喊声刚到嘴边就变得哼哼唧唧了，等醒转过来一切都晚了。
不久，那已凸起肚皮的小妮子，抗不住街坊邻里的冷嘲热讽，一根绳子走了。
　　次日清晨，三嫂起来倒尿罐子时，见她趴在窗口上睡得正香，就拍了拍她的肩膀道：“小芳，你
这是演的哪出戏？
”　　“都说三嫂叫得好听，三嫂叫得真是好听。
”　　小芳说完，搬起高凳子，做个鬼脸，笑着跑了。
　　三嫂笑骂道：“死妮子，到时候说不定你比三嫂叫得还好听呢！
”　　月光透过窗棂照射过来，地上白晃晃的一片。
她想，三嫂的床前也一定有片白晃晃的月光⋯⋯　　此刻，她感到身上像缺什么东西似的空乏、失重
。
　　在别人眼里小芳是姨太太，在王赵氏眼里小芳比下人也好不了多少。
小芳刚来时，王赵氏碍于王善人的新鲜头，虽心里酸溜溜的很不是滋味，也不便说什么，自己孤单单
地睡在一张大面床上，虽有泪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自从小芳同样没显示出功劳后，王赵氏就辞去帮伙房里做饭的老妈子，就用小芳顶上了。
　　王善人用沉默给了小芳一个毫无恶意的报复，心灵深处却又增添了几多酸楚。
　　小芳在屋里没有什么事干，常显得百无聊赖，孤单无助。
王赵氏叫她到伙房帮厨，她虽感到面子上有些下不来，但还是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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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没多少人吃饭，还有个伙夫沈师傅呢，她无非帮助沈师傅择择菜、切切菜，做些面案上的活儿，
抑或烧烧火、刷刷碗筷什么的，也累不到哪里去。
她还怕自己老关在屋里会闷出病来呢。
　　沈师傅六十多岁，光棍一条，在王家已有几年。
沈师傅心思正，脾气也好，满嘴歇后语，有说有笑的，还能讲几段聊斋，让小芳开心不少。
　　小芳第一天下厨，就偷偷地对郑守义有了好感。
小芳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她命运多舛的开端，且由此还引起了一场血腥厮杀。
　　往后的日子里，小芳对郑守义格外的关心和照顾。
打菜时，总是把郑守义的大黑碗打得满满的，一有肉菜，郑守义的大黑碗里便是越吃越有肉，弄得他
只好背过人吃。
一有空，小芳便在郑守义面前有话没话地扯上几句。
　　“你吃饱没有，锅里还有些菜呢！
”　　“吃饱了。
”　　“今天的菜咸不？
”　　“不咸。
”郑守义低着头，总是用最少的字表达最完整的意思。
　　小芳又道：“你见我老低着个头，是不是我长得丑怕吓着你？
”　　郑守义脸红得像被谁刚刚反正掴了两巴掌似的，头埋得更深了：“不丑，俊着呢！
”　　小芳莞尔笑道：“真的？
”　　郑守义更加尴尬了，讷讷地道：“真的！
”片刻，“姨太太，你要没事我就走了，忙着呢。
”说完，就狼狈逃走了。
　　郑守义总是躲着小芳，吃饭时，端起碗，拿上馍就做贼似的一边吃去。
小芳呢，拗着性子似的偏要找郑守义的麻烦，一会儿这事，一会儿那事，把郑守义支使得老围着她团
团转，不得安生。
　　“守义，我屋里的灯没油了，你帮我去倒上。
”　　“守义，我屋里的地还没扫呢，你帮我去扫了。
”　　“守义，我屋里的⋯⋯”　　郑守义硬着头皮又去了。
　　她支使他，因为觉得他是一个可支使的人，隐隐约约感到，他能给她带来某种一时还说不清道不
明又是她很想得到的东西。
她支使他的活全是举手之劳，支使只不过是一种要接近他的托词。
她支使他的真正目的不是要他替她干什么，也不是要摆什么姨太太的架子，是要让他猜破一个由她制
作的粉红色的谜语。
她不断支使他，就像是一遍又一遍耐心的提示。
她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悟出其中的奥秘。
她同样相信，当他猜破这个谜语后，要比猜破这个谜语的本身更具刺激性，她很自信。
可有时，看着他很勉强地执行她的命令，心里也会空落落的。
难道你是个憨梁山伯吗？
她还没看出他的心思，可她认准了，非把他征服不可，她可不愿意当那个化成蝴蝶的祝英台。
　　郑守义刚到小芳的屋里，小芳随身也跟进来，主人味十足：“从今往后，我这屋里的活全由你包
了，听见没有？
”　　郑守义皱着眉头：“听见了。
”　　“每天一大早要给我送一筲水。
”　　小芳的胃有点小毛病，偶尔会吐酸水，可她不想喝药。
有一个老中医给她开了一个偏方：每天早起，喝两碗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跑一会儿，一年半载的就
会除根。
小芳笃信，已坚持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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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守义勉强道：“是！
”　　这时，小芳“咯咯”地笑了起来，声音很脆很甜：“你不是怕见我吗，那我就偏偏让你围着我
转，你什么时候不怕见我了，这屋里的活也就不要你干了。
”　　“是！
”　　“是什么是？
呆头呆脑的。
前几天，我看见你的褂子烂了几处，就给你做了一件。
给！
你穿穿，让我看看合身吗？
”　　郑守义站在那里木头人似的，不去接，也不说不要。
小芳笑道：“架子怪大呢！
”说完就帮郑守义穿上了。
　　“行！
还真合身呢。
”小芳高兴地笑道。
　　郑守义穿上小芳不知花了几个晚上、熬了几灯油一针一线缝好的褂子，也不说声谢谢，把筲里的
水倒进门后的土缸里，提着筲就走了。
　　小芳望着郑守义远去的背影，心里有了一定的把握，不胜欢喜，脸色鲜润，浑身满是力气，就用
湿布把条几、八仙桌子、椅子等擦拭一遍，还干了一些过去从不愿伸手的活儿。
　　时令进入二伏，豆棵子已拃把深，几乎能盖上垄，该耪二遍了。
　　这些天南风刮着，天气特热。
狗儿们躲到阴凉处趴着，伸着长舌“哈嗒哈嗒”地喘气。
　　豆地里热浪蒸得人喘不过气，长工们的衣衫早被汗水溻湿透。
　　长工老史深拉一锄，把土掀翻在脚下，把锄头捣在坑里，然后用脚把土填上，一脚踩进锄窝里，
那锄杆就直直地立住了。
他从腰间拽出毛巾，擦了擦脸、脖子、胳臂、前后胸，“哗啦啦”地拧出水后又掖在腰间。
又从头上取下破席夹子扇着风，望了望四周，这么大块地咋也得到傍黑才能锄完，就有些怯活，道：
“伙计们，日头这么毒，喷火似的，累也累些天了，就这么一块地，我看就耪个地边算啦。
再说，这地块离庄子有五六里地呢，王善人是不会来验工的。
”　　老史是头儿，大伙齐声说好，只有郑守义仍低着头一锄一锄地耪着。
　　老史道：“守义，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　　郑守义道：“听见了。
”　　老史道：“咋样？
”　　郑守义抬起头，咧嘴笑道：“行！
”　　快到中午时，老史带着伙计们回来了。
王善人正在门楼下乘凉，就道：“老史，正准备给你们送饭去呢，咋回来了？
”　　老史道：“耪完了，都累憨了。
”　　王善人道：“那好。
这些天大伙怪辛苦的，就歇半天吧。
”　　吃过中午饭，伙计们都进屋歇息去了。
　　郑守义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见伙计们鼾声已浓，就想起床。
这些天来，又热又累又乏，真的有些懒得动了，想想又不忍心，还是悄悄地起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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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山湖西部地区，四省（江苏、山东、河南、安徽）交界，简称湖西地区，方圆四百里。
其中的沛县，素以“千古龙飞地，帝王将相乡”闻名于世。
 在这片神奇、广袤的土地上，在抗日战争时期，乱世出英雄，又上演了一幕灵与肉、情与仇、生与死
的人间悲剧。
小说塑造了血肉丰满的抗战群像，又不同于传统的抗战文学，文笔老道，写活了湖西地区的人情风物
。
大国小家、抗战烽火与湖西农民的小农意识之间的张力处理得极其到位，展示了一个波澜壮阔、悲壮
奇绝的历史画卷，揭示了人的命运和他们与之抗争、拼搏的生命轨迹。
 独特的情感历程，坎坷的人生道路，个人的恩怨情仇，终结于民族大义，作品就有了令人凛然的撞击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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